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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的传播学研究

罗红流

(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 少数民族题材动漫从其发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现代媒介为主体的传播领域结合在

一起，共同存在，相辅相成。从传播学视角而言，这种现象在民族文化内涵的表达上构成了

宏大深远的历史背景，是展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动漫参与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性格，确立文

化传播路径的窗口，更是思考中国动漫如何借助和平崛起的动力机制发展的一个契机。从传

播学的视野对少数民族题材动漫加以观照，是更能理解其民族性格、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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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电影作为一种归属于

审美社会学抑或审美文化学范畴的艺术，就其文

化传递的角度而言，具有显著的文化人类学意

味，在宏观上往往立足于民族—国家层面做出自

身的阐释。可以说，电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投

射，是“一个民族性的映演”。这一点，在中国少

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中表现同样充分。可以说，

自 1926 年万籁鸣兄弟开创中国动漫伊始，到新世

纪国产动漫电影全面转向市场化运作的轨道，这

一异质与同化并存的痕迹始终明显。
而在具体的历史、地域语境的影像传达中，

其表征系统实际和传播学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对应

关系。少数民族题材动漫从其发生的那一天起，

就与现代媒介为主体的传播领域结合在了一起，

共同存在，相辅相成。从传播学视角而言，这种

现象在民族文化内涵的表达上构成了一个宏大深

远的历史背景，是展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动漫参

与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性格、明晰自身文化现

实、确立文化传播路径的一道窗口，更是思考中

国动漫如何借助和平崛起的动力机制发展的一个

契机。从传播学的视野对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

加以观照，是更能理解其民族性格、文化内涵和

精神内核的。

一、传播符码

———场景的异质情调与程式的唯美化

就传播学的语境论而言，任何一种艺术形

态、类型的诞生总是与其存在方式共时生成，一

定的文化种属必然建立在一定的传播符码组建的

基础之上。而对于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而言，

那种在媒介符号上刻意强化的异质情调场景与唯

美化的程式表现，自《木头姑娘》( 1958) 、《孔雀

公主》( 1963 ) 等片奠定基础以来，已然成为一种

传统。
首先，是其 场 景 设 计 重 点 突 出 浓 厚 的 异 质

性，并在具有梦幻色彩的童话元素中提升传播符

号的视觉美感。依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经典

论述，媒介即是信息，乃是人的延伸，符码组成

的“热媒介”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传播中稍纵即

逝的含蕴的深浅。而在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

中，其符码不仅充溢着鲜明的本土文化的时代特

色，而且少数民族风味浓厚，其符号表达上大众

化、趣味化和场景布排整体的异质情调满足了观

众的心理需求。典型如《勇士》( 2007) ，影片围绕

蒙古族英雄少年巴特尔从一心为私寻仇到对人生

多有感悟，并最终成长为内蒙古草原首席摔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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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奇经历为基架，展示了内蒙古大草原完全异

质于内陆地区及现代世界的广阔图景。这里的草

原世界，是源自传统千年依旧的场域，博大精

深，生动丰富，对其原汁原味的展示，成为该动

漫作品最大的卖点。片中的巴音草原、人物的服

装、护身符、摔跤等元素都是蒙古文化的标签，

影片借助这些视觉符号，展示了少数民族世界与

现代文化精神的异质性。可以说，这样的场景异

质性形式，是少数民族题材动漫一以贯之的编码

形式，在诸如《牧童和公主》《草原英雄小姐妹》
《奇异的蒙古马》等动漫电影中不断得到展现。

其次，在画面风格的程式上，符码的设计范

畴全面性的唯美化占据着重心，消解其异质性所

衍生的陌生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为其审美文

化别具风格，而动漫的美术技术又迥异于真人电

影，在二者汇融的状态下，少数民族题材动漫更

加注重画面的唯美，水墨、木偶、剪纸等传统的

中国元素也得到了彰显。《苗王传》( 2008) 曾在国

内外的动漫领域引起广泛关注，该片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完全运用传统苗族特有的蜡染手工技艺最

逼真化地再现了苗族独特的服饰，并借助一个名

之为故洪故流的地区居住的苗族祖先的故事，将

洪荒时代的河流、璀璨星空、广袤无垠的森林、
声震四周的铜鼓、清远悠扬的芦笙、苗族的舞蹈

等事物展示得光怪陆离、气势恢宏。影片浪漫而

温馨，唯美而真切。可以说，这是巧妙地将现代

动画 技 术 与 古 老 的 文 明 形 态 对 接，将 物 质 符

号———传播能指与思维观念———传播所指勾连，

让画面形成了明晰的指涉功能，引导观众进入一

个直观而唯美的童话世界。

二、传播建构———本土意识的美学立场

与现代转型的形式探索

动漫电影作为迄今为止“最年轻”的电影类

型，就其形式而言，是典型的工业文明时代的衍

生物，很大程度仰仗于现代电子科技( 诸如电脑

合成、逐格摄制) 手段来完成其传播意图。因此，

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在这样的媒介语境和传播

体制下，也必然会在形式呈现、内涵特征上围绕

着传统 /现代性展开博弈，并且随着社会文化的

发展而不断调试自身，形成对观众具有吸引力的

传播建构。这在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题材动漫

作品，诸如《彩 云 南》《草 原 豆 思》等 片 中 表 现

尤著。
一方面，本土意识的美学立场作为历史或文

化传统的实存，借助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的传播载

体，参与到当代多元文化的建构之中。国产动漫

一直凭借中国元素和文化理念赢取大众的认可，

而少数民族题材由于其更加浓厚的“民族性”，成

为探索民族文化传播路径的“急先锋”。如，1981
年出品的《善良的夏吾冬》一片，讲述了维吾尔族

少年夏吾冬因为善良而收获了老鹰、大鱼以及狐

狸的友谊，并巧妙教训了不可一世的公主的传奇

故事，在儿童情趣、角色性格及动作设计上均有

了新的探索表现，其最显著的特色则是在画面的

设计上大量采用了中国画的风格; 靳夕和刘惠仪

合作导演的内蒙古题材片《骏马飞腾》( 1975) 虽然

带有特定时代浓厚的意识形态痕迹，但是其审美

探索上却是民族化的典范之作。该片人物造型灵

动多姿，内蒙古草原的群马、帐篷等事物姿态各

异、人物动作言行妙趣横生，展示了与国际通行

的动漫几乎迥然不同的审美情趣，而这一切，是

通过木偶定向银幕与真实外景合成的摄制方法来

达成的，充溢着一股东方的民族格调，是传统戏

曲元素的动漫化尝试。这一趋向，在此后的少数

民族题材动漫，诸如《莫拉战雪妖》( 1986) 、《灭

妖记》( 1999 ) 等片中得到更充分的传达。这些现

象本身，就是少数民族题材动漫面对迪士尼等席

卷全球的动漫时自我发展的应对策略，也是对当

前中国动画创作动辄模仿外国动画态势的一种反

拨。可以说，正是新的传播机制的不断变革，将

少数民族题材动漫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途径。
另一方面，在传播的接受建构上，少数民族

题材动漫始终努力保持和现代技术、传媒、观念

同步的姿态，并寻求现代转型的适应道路。在十

七年的少数民族题材动漫中，国产动画就不断向

苏联等相对先进国家学习，结合自身特色，进行

了系列有益的形式探索，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

就，生产了诸如《长发妹》《雕龙记》《九色鹿》等

代表性作品。新世纪前后，世界动画进入数字技

术时代，动漫电影出现转折性突变，国产的少数

民族题材动漫电影也迅疾做出反应，不断学习、
更新图像化仿真技术，尝试为动画艺术叙事、造

型等提供更加宽广的可能性。可以说，传播技术

的变革也使得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迎来了新天

地，《勇士》《彩云南》等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如，

广受赞誉的苗族题材作品《苗王传》，其描线、绘

景、配乐，乃至摄制、冲洗等工序，都是在新技

术的推动下实现的，网络化传播、数字化生产给

予其一个全新的动力源和传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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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效应——— 他者化的认同缺失

与类型症候的整体困局

任何传播形态，都最终引向传播效应的完成

状态，这是一种现实性与可能性交缠的互动机

制。少数民族题材动漫电影，自早期的《一幅壮

锦》《孔雀公主》《金色的大雁》等片伊始，就其媒

介意义指向而言，实际是对少数族群的“民族性”
话语与西方现代性为主体的理念进行一种双向重

构。可由于这套新型话语体系单向性的传播路径

局限，并没有成功地得以建构，因此在传播效应

上不免陷入迷失状态，呈现一种思维方式和传播

阐释的“迷思”态势。
第一点，少数民族题材动漫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他者化”的认同缺失。早期的诸多作品，典型

如《木头姑娘》《牧童和公主》《草原英雄小姐妹》
等片，往往以政治宣传为主，传播的功能被政治

意识形态所异化，成为艺术独立的“他者”; 进入

新时期以来，在所谓的“商业美学”的市场机制的

冲击下，部分少数民族主题动漫也迷失在市场混

乱的态势中，陷入资本的“他者化”; 与此同时，

许多有益的尝试，由于过度地追求“民族形式”抑

或“群众化”，或热衷改编，疏于原创，或演绎偏

颇，重构缺位，或过于曲高和寡，与现代年轻受

众群格格不入等，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同层面

的“他者化”状态，在现今的动漫市场中表现出孱

弱痼疾。如《白雪公主之矮人力量》( 2014) 、《魔

镜奇缘》( 2015 ) 等，试图借助其他民族的传统故

事进行改写，但却陷入了不土不洋的尴尬境地。
第二点，就传播的趋向而言，国产动漫制作

的可复制性、流程的固化性，很大程度上显示出

了一种类型症候现况，少数民族题材动漫也不例

外。少数民族题材动漫也成为本雅明所说的一个

“特定的可供想象的重复性摹本”，抑或“工业复

制时代的一门技术”。正如研究者所普遍指出的，

少数民族主题动漫，新时期以来一直陷入一种类

型症候之中: 角色性格“单一性”、主题较为固

化、社会性塑造细腻感不足、剧情简单雷同、叙

事思维浅俗等类型化群体症状，加之又有美国迪

士尼、梦工厂和日本动漫等国外动漫的冲击，少

数民族主题动漫作为动画视觉文化系统的一个子

类，呈现某种程度上的集体“失语”状况，其主体

性特征在这种新媒体语境下亟待转型。
而实际上，少数民族因其历史文化的悠久和

独特，正是取之不尽的想象性资源和文化根系所

在，完全可以不断刷新受众的视听空间和审美感

受，成为国产动漫电影重生和复兴的前驱。以

《藏獒多吉》( 2011) 为例，影片中具有浓郁藏族特

色的服装饰样、场景设计、道具格调、风土人情

跃然银幕之上，将少年田劲和父亲拉格巴的父子

亲情叙事，巧妙地植入动漫题材中，其中所反映

的藏区人民民族性格、父子的矛盾与化解线索、
乐于奉献的民族精神、自由欢快的少数民族乐曲

等，成为影片活跃的生命力和内在的精神呈现。
这些被延展的民族文化精髓，在动画创作中起到

了深层次无可替代的作用，且其动漫表现语言的

“中国化”也巧妙地让感性认知和理性思辨融汇一

体，完全有效地克服了类似动漫的类型通病，引

人入胜。特别在精神审美上，该片通过田劲和藏

獒多吉与恶魔斗智斗勇的故事，展示汉藏民族之

间的交流、父与子之间的情感沟通、人与自然的

和谐理想、人与动物的友好相处情怀，给观众留

下深切的反思。实际上，该片主旨是透过整合人

性、亲情、意识形态、价值观、反思视角等充满

张力的元素，意图从中重新熔铸民族精神气质，

故而发人深省。由《藏獒多吉》的成功可见，任

何艺术的传播效应，均有其普适的通约性，倘能

艺术地加以动态再现，往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这也是一次动漫电影如何振兴的启示。
少数民族主题动漫电影在我国动漫类型片创

作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子类。它所开创的欣赏

空间、审美趣味、形式探索乃至创作经验等层

面，正日益成为国产动漫的一面美学旗帜与文化

记忆。而其在传播学这一更前瞻性与更广阔性视

野下所显示的构建、转型、功能、效应乃至症候

等，无疑不仅是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理解和沟通的

外化，也是中国动漫电影重生的希望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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